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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理理父父亲亲遗遗物物时时，，发发现现数数封封大大伯伯的的
信信件件。。每每封封家家书书，，大大伯伯都都以以““亲亲爱爱的的锦锦祥祥
胞胞弟弟””开开头头。。父父亲亲是是极极为为细细心心的的人人，，重重要要
信信件件常常会会先先打打草草稿稿，，有有些些草草稿稿会会随随回回信信
一一起起存存留留，，这这就就使使得得父父亲亲自自己己的的文文字字也也
保保留留下下一一些些，，““敬敬爱爱的的尔尔文文胞胞哥哥””，，是是父父亲亲
对对大大伯伯一一以以贯贯之之的的尊尊称称。。

父亲生长在上海浦东一个热闹的大
家庭，奶奶一辈子生育过六男六女，这在
今天简直不可想象。十二个子女存活下
来八个，大伯和父亲是仅存的两个男孩，
自然备受呵护。大伯年长父亲五岁，让长
子成材是那个年代整个家族的梦想，在
乡下务农的爷爷奶奶勉力培养大伯读至
大学毕业，相当不易。待大伯能在社会立
足，父亲的读书费用便全由大伯负担。可
惜由于战乱，父亲未能读完大学就被迫
辍学。

大伯并未辜负长辈期待，成为颇有
成就的建筑设计师，在2003年致父亲的
家书中，他这样表述自己的人生观：“在
基点之上人分三类，一般努力，比较努
力，很努力。”大伯显然把自己归于“很努
力”的那种。他说：“我自幼树立正确人生
观，在每个环节上都是努力争取做得完
胜，这是能在一生工作上基本成功的所
在。”大伯本名锦堂，大学毕业后考取一
家法国人开办的建筑师事务所并出国工

作，在国外时为交往方便，改名尔文。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大伯“思念家人父母，
毅然回国”(大伯家书)。解放后进入华东
设计院直到退休。他的“最后两个设计作
品是苏州南林宾馆和上海南京路海仓宾
馆，都得到了好评”(大伯家书)。

父亲早期跟随大伯工作历练，在日
记中用“恩情难忘，终身铭记”八个字形
容胞兄的照顾和培养。建国初期，父亲开
始独自一人到北京工作，不久在“三反五
反”运动中受人诬陷被打成“老虎”，
关押在一处荒弃的校园，日夜审讯，强
令交待“贪污罪行”。一夜，刚刚结束
审讯，忽又从床上提起，一队“老虎”
被人用绳子捆好押到室外，在漆黑夜色
中游走，说是要上“刑场”。惊慌的一
队人被牵着转了近两个小时，魂飞魄散
之后再被押回。年轻的父亲此前一直在
大伯的羽翼保护下，如此险恶何曾遭遇？
消息传到上海家中，母亲正带着年幼的
子女，急切中跑到大伯那里讨主意。大伯
二话不说，当即让大伯母将她的金银首
饰全数拿出，说救弟弟要紧，有天大的事
等人出来再说。

母亲将我们托付给爷爷奶奶，独自
怀揣着自家房契和大伯母的金银首饰到
了北京，用这些东西换回了父亲的自由。
清白的父亲自然不服，反复申诉后事情

终于查清，确是有人诬告，真正的“老虎”
被绳之以法，房契及大伯母的金银首饰
被原样退还。这似乎是个喜剧的结尾，却
给父亲的精神造成无法愈合的创伤。父
亲生前多次忆起这段经历，感念大伯无
私的救助，晚年更常常怀念儿时与大伯
相处的快乐时光。

2008年春，那时母亲已去世一年，大
伯在信中平静地谈到了生死，他说：“人
生是到了最后的阶段，过去到现在正在
眼前，未知以后如何难测，百岁的人总是
少数。”这是大伯给父亲的最后一封家
书，而父亲在回信中则对大伯说：“感慨
归感慨，还望多保重。”

2009年春，多年一直在京的父亲无
法排遣对上海亲人的思念，不顾子女的
强烈反对，坚决要去探亲。其实大伯已90
开外的高龄，身患多种疾病；而父亲几年
来也多次住进医院，所谓“风烛残年”。父
亲到达上海的时候，大伯正住在医院，耳
朵全聋，听不到任何声音，而父亲也要借
助助听器才能勉强听得到一两句话。当
年那个处处呵护胞弟的大哥无力地躺在
病床上，耄耋之年的兄弟俩没有任何言
语，只是相对微笑，用点头和目光表达着
彼此的情意。对于这次见面，父亲在日记
中这样写道：“此次去上海探亲，自己尚
可缓步走路，但时常鼻子过敏流涕。遗憾

的是尔文大哥身体不佳，七种病缠身，在
5月10日那天，我差不多半天多给大哥按
摩，手、足、腹、面孔等，强作笑脸。临分手
时，忍不住悲哭而别！”

这就是兄弟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晚年的父亲每逢年节前都会给大伯

一家写信问候，并寄一点钱表达心意。他
的这些信件也不少留有底稿。他记下的
最后一笔汇款在2012年1月，就在这个月
份，他所尊敬的大嫂去世，不到一个月
后，“敬爱的尔文胞兄”也撒手人寰。因父
亲那时已极度虚弱，怕他伤心过度，只将
大伯母去世的消息告知，也就是说，父亲
生前并不知“敬爱的胞兄”已先他离去，
还常以敬爱的胞兄尚高寿在世引为自
慰。

父亲是与大伯同一年离世的，直到
最后都对大伯怀着深深的眷恋。日记中
有不少地方记述他对大伯的牵挂，他“常
在梦中与之相会，醒来后辗转反侧，再难
入眠”。

血浓于水，这就是同胞手足之情，恐
怕是当代的独生子女们很难体会的。而
在互联网时代，电话、视频、微信等早已
取代了家书，即使是亲人间的联络也不
用那些贴着邮票的信件了。但“烽火连三
月，家书抵万金”，于我而言，父辈这些
手写的家书弥足珍贵，我会永久保存。

今年是吴伯箫先生诞辰110周年，作
为我的同乡前辈，他是莱芜现代史上一
个重要的文化地标。

他的寿命不算很长，只活了76岁；作
品也不是太多，大概只有200多篇。他的
以《记一辆纺车》为代表的一组回忆延安
战斗生活的散文，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

“延安精神的歌者”。这样一个人自然是
应该纪念的。

我的老师张欣先生积数十年之功写
成《吴伯箫年谱》，即将付梓；吴伯箫先生
的骨灰撒放地泰安，在他逝世30周年之
际曾建立了吴伯箫纪念园，置立了吴伯
箫塑像，今年又将置立吴伯箫纪念铜像；
莱芜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不仅要举办一
系列座谈研讨活动，还准备设立“吴伯箫
散文奖”。其中最使我感动的，是我的朋
友、莱芜民间收藏家张爱勇兄。前段时间
他告诉我，他竟然花了5000多元，从网上
买下了吴伯箫先生的两纸信札。

我知道，爱勇兄的收藏是以书画为主
的，这类藏品他以前并未关注。那天我们见
面聊天，我问起其中缘由，他说：“我看了你
的《吴伯箫书影录》、《王毓铨书影录》、《吕
剑书影录》之后，感觉这三位莱芜现代文化
名人的东西需要抢救性地搜集一点。今天
不赶快做，恐怕今后想做都来不及了。”于
是，他按照我书中提供的线索，遍寻“莱芜
现代三贤”的著作版本，现在已经搜集了不
少。然后，又旁及他们的书信、手稿、资料。
他甚至还想收藏一些他们生前的藏书、藏
品和笔墨纸砚之类，留给后人，传之后世。

那一天，我坐在茶桌旁，静静地听他

讲，有点不知身在何处之感。好像他是一
个天外来客，在谈一件在我看来十分美
好但又过于遥远的事情。因为这类收藏
是全心全力的付出，靠的是一种真挚、纯
净的情感，一种对故土文化传承的自觉
担当。感动从我的心底油然而生，我很想
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与他热情拥抱。但我
没有那样，我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静静
地听他讲。我十分享受这种静静的氛围，
仿佛荡尽了人间的烟火之气，有一种超
然出世的感觉。

那一天，爱勇兄还送我一本吴伯箫
最早的散文集《羽书》，是1941年上海文
化出版社的初版本，距今已有75年的历
史。他说：“我从你的《吴伯箫书影录》中，
知道你一直没有找到这本书。收入《吴伯
箫书影录》的，是1982年花城出版社的再
版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看到有
两本在拍卖，就一块买下来了。”我问他
价格，他笑而不答。我知道，这份沉甸甸
的情感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这本书的确是我苦寻不得的。几年
前，我在撰写《吴伯箫书影录》时，多想找
到这本书啊，因为这是吴伯箫出版的第一
本著作。我当时认为，因为年代久远，这个
初版本恐怕已经很难见到了。现在，它竟
这样不期然而然地摆在了我的眼前！这本
纸页已经发黄、变脆的小册子，在漫长的
历史岁月里经历了哪些曲折，凝聚了多少
故事，我一时还不得而知。只知道，因为战
乱和“文革”，这本书吴伯箫本人也没有见
过。他手头的一本桂林再版本，也在“文
革”的“打、砸、抢”中被人“抄”走了。这又

是一种怎样的酸楚和伤痛呢？有时候，一
本书的命运真的比一个人的命运还要曲
折、复杂。而今，爱勇兄又使它重现于我们
这些晚生后辈面前，并使它以这种方式回
到了家乡莱芜，功莫大焉。

正如春风来了，还会有倒春寒一样，
就在这样一个时刻，也有一些不好的消息
在风中传播，令人伤感。我听说，位于莱芜
城里的吴伯箫故居要拆掉。也有人说，不
是拆掉，而是迁建到另外一个地方。但迁
建之后，还是吴伯箫故居吗？对现在先进
的建筑技术，我一点都不怀疑，大楼都可
以平移，古建筑都可以恢复，几间年久失
修的破平房拆到别的地方另建起来，有何
难哉？可是，这座老屋实在不同于一般的
老屋啊，老屋下这方小小的土地也不同于
其他任何地方，这里孕育过一代著名散文
家、教育家，这里是吴伯箫人生的出发点，
是他的精神和灵魂之根。一个人人生的出
发点可以重新选择吗？一个人的灵魂和精
神之根可以随便拔起吗？更何况，这样的
名人故居，在莱城，在2000多平方公里的
莱芜土地上，已经是唯一的一处了。

这个令人心寒的消息，让我想起了
许多年前被拆掉的济南老火车站钟楼，
那是济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永远的伤
痕，是一代甚至几代人惨痛的记忆，也应
该是一些人难言的耻辱与悔恨吧。拥有
众多名胜古迹、名人故居的济南尚且如
此，只有残存的一处名人故居的莱芜，是
否应该深思和警醒呢？当然，我只是道听
途说而已。祈愿这个消息只是一个以讹
传讹的传闻，很快就会被春风吹走。

四十多年前在我童年的时候，最
爱听二大爷讲故事，听他讲故事是一
种享受。

仲夏之夜，圆圆的月亮刚爬上树
梢，二大爷便拿着蒲团来到沿街门口
歪脖子老槐树下，蒲团往地下随手一
放，各家门口乘凉的和捉迷藏的孩子
们便都围拢过来，准备听二大爷讲故
事。那时，村里还没有电灯，流风的村
街上不像现在这么多车，是纳凉的好
去处。加上月色很好，大家兴致特别
高。于是，在孩子们的催促下，二大
爷便坐在蒲团上，摇着蒲扇，神态岸
然地开讲了。

这晚上二大爷讲的是《佟大人鬼
断家私》，说的是古时候，有一位佟
大人年老辞官回家，因难耐晚景凄
凉，遂又续了一房姨太太，这位姨太
太给他生育了一位小公子，之后不久
佟大人就去世了。临终前，佟大人把
最好的房子和田产都分给了前妻生的
大儿子，只给了小儿子和他母亲一些
破屋薄地，另外还给了他母子一幅
画，嘱咐她娘俩一定藏好这幅画，等
到县里来了清官大老爷就把画交上
去，说完就咽了气。佟大人死后，母子
俩相依为命，忍受着大儿子的白眼和
虐待，过着贫寒凄苦的日子。终于有一
天，听说来了一位清官大老爷，佟大人
的姨太太忽然想起那幅画和佟大人的
临终嘱咐，就带着儿子到了县衙，向知
县老爷哭诉了家产分配不公和这些年
来的遭遇，并把那幅画交给了县太爷。
画上画的是一位老者一手怀抱婴儿，
一手指着地下，知县经过冥思苦想，终
于破解了画的秘密：原来佟大人临终
留下的这幅画是一幅藏宝图，金银财
宝就埋在母子二人居住的破屋的地
下。从此娘俩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二大爷讲得绘声绘色，大家听故
事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已是明月当
空，竟都浑然不觉，直到爹娘出来呼唤
孩子们回家睡觉，大家才恋恋不舍地
离去。

二大爷小时候只念过几年私塾，
文化程度不算高，却是他那一辈的读
书人。二大爷喜欢读书，家里有好多发

了黄的古书。我经常见到的是二大爷
坐在一张小板凳上，手里撮着一本竖
版繁体的《三国演义》，因不知看过多少
遍了，泛黄的书页都卷了角儿，书脊都
用线缝过多少遍了的，成了名副其实的

“韦编三绝”的线装古书了。二大爷先天
弱视，可能是舍不得花钱配镜子，就一
直这么看书。因为远了看不清楚，二大
爷看书时眼睛离书上的字很近很近，这
时鼻子往往就碰到书上了。街坊邻居来
串门碰巧遇见，就开玩笑说二大爷看书
不用眼看，用鼻子闻闻就知道书上写的
啥了。

其实二大爷经常讲的故事还是《三
国演义》，每当开讲，感觉二大爷是当真
实的历史给大家讲，非常投入，且很有
些出神入化。我印象中他讲的最多的
是赤壁之战里的精彩情节，为了让大
家听得高兴，有时他也穿插一些自己
虚构的细节。听故事的人里，如果有
谁看过或听过《三国演义》，就说
“二大爷你那里讲错了，书里不是这
么写的”。二大爷就停止讲故事，一
本正经地说：“演义是那么写的，可
是《三国志》却不是那样的！你看过
《三国志》吗？那里面记载的都是真
实的！”对方便无语了。可是我一次
也没见过二大爷看《三国志》，也没
见他屋里有这本书，大概是二大爷急
中生智搪塞那个挑错儿的人吧。

二大爷讲故事给孩子们带来了无
限的乐趣，就是在坡里干活的时候，
大人们累了在田间地头歇息，也都要
求二大爷来一段，他虽然也累，但不
想扫了大家的兴致，于是就拣那些短
小精悍的故事来讲，讲完大家哈哈一
乐，顿时忘记疲劳，感觉轻松了不
少。

如今，二大爷去世已经二十多年
了，这些发生在儿时的事，对启发我
的文学想象力是大有裨益的。在我没
有看“三言二拍”和《三国演义》
前，这于我都是很早也是极珍贵的启
蒙，以至于后来我学习语文或给孩子
们讲故事，都颇受二大爷的影响。

一提起我的童年，二大爷讲故事
时的情景就会历历在目。

人们常说隔辈亲，只有当了爷爷奶
奶或姥爷姥娘后才会有切身的感受。今
年已经3岁的外孙机灵可爱，小家伙时常
拉着长音一声声喊叫着“姥爷……”，给
人难以言尽的快乐，而我更是对他疼爱
有加。几年来，每当夜深人静，在回味与
小外孙嘻闹的情景后，就自然想起我的
姥爷。

姥爷名叫王中训，生于1909年，1979
年2月27日(古历腊月二十九)去世。姥爷
在人世间70年，正赶上动荡苦难的年代，
吃尽了人间酸苦，几乎没有享过一天福。
让我一生都忘不了的是姥爷是被一张破
席捆卷着下葬的，赤条条离开了这个世
界。

听我的母亲讲，姥爷的父亲兄弟二
人，老大谋生去了河北省张家口，育有一
子二女，解放前后期间曾回过家乡，村里
人都叫他“口外客”。老二，即姥爷的父亲
育有七子两女，我姥爷排行老五。说起我
的七个姥爷的命运，真让人感慨万分，大
姥爷，二十几岁就因缺医少药而病故。二
姥爷育有一子一女，50岁病逝，其儿子在
1941年12月22日于广饶小码头惨案中被
日寇活活烧死，女儿嫁人后不久就病死。
三姥爷、四姥爷都被日本鬼子打死。参加
八路军的六姥爷在与日本鬼子激战中光
荣牺牲。七姥爷在那次小码头惨案中勇
敢地踢倒对他行凶的鬼子，迅猛躲过后
面飞射来的子弹跳入淄河，幸运地逃过
一劫。当天晚上，家里人哭天喊地认领一

尸首下葬后，第二天他却奇迹般地回来
了。七姥爷育有一女，在兄弟七人中活得
最长，但他年轻时就因眼疾双目失明，一
生几乎是在黑暗中度过。

我的姥爷一生有过两次婚姻。第一
次婚姻，生了四个女儿都很快夭折了，媳
妇年纪轻轻就撒手而去。第二次婚姻娶
的是邻村的徐姓姑娘，即我的姥娘。姥娘
先后生了五个孩子，四十二岁那年因病
撒手人寰，当时我母亲十四岁，最小的舅
舅才两岁。从此，姥爷又当爹又当娘，硬
是把这个残破的家撑下来。早上，姥爷用
锄头挑着一瓦罐水和窝头咸菜下地干
活，晚上进门就帮我母亲烧火做饭，深夜
还在煤油灯下缝补衣服，农闲时就给地
主家打短工。在那无尽头的苦日子里，很
难想象姥爷他受了多少罪，经历了多少
人间辛酸。

姥爷没有多少文化，一生都没有走
出他那偏僻的家乡，但他心地善良，明白
事理，一生几乎没有跟人红过脸，是村里
出了名的老实人。

我从小跟着姥爷长大。儿时的记忆
里，我经常跟着母亲去看望姥爷，从我家
到姥爷的村庄大约是四里地，沿着老淄
河南岸徒步半个小时就会到姥爷家。从2
岁开始，母亲就经常把我送到姥爷身边，
一年当中总要住上几个月，一直到邻近
上小学。天下当姥爷的没有不疼爱外孙
的，但就我姥爷来说，天天给一个不懂事
的孩子做饭洗衣很不容易，因为在我们

家乡有男人不做家务活的风俗，更何况
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姥爷家门前有
一个池塘，夏天我总会与小伙伴们在里
面玩水，此时姥爷就成了我的“侍卫”，他
几乎目不转睛地在池塘边望着我，至今
耳边似乎还回响着姥爷喊我回家吃饭的
声音。

从上小学开始我就与姥爷见面越来
越少，除了春节和暑假难得再相聚一次，
可我心里总是惦记着渐渐老去的姥爷。
1976年秋到1978年夏是我念高中的两
年，平时在学校吃的都是窝窝头和咸菜，
因为要向学校交全国粮票，每周末学校
用节余粮食给学生炸一次油条，好多同
学都在食堂现场解馋，而我都是让与姥

爷同村的同学将油条捎给他老人家，想
到一日三餐都啃窝窝头的姥爷能吃上油
条，心里就很欣慰。

在我的记忆里，1979年寒假我从长
春回家后就去看望病重的姥爷，按家乡
习惯，大年初二还要去给姥爷拜年，可腊
月二十九那天姥爷就走了，一辈子受苦
受难的姥爷没能吃上羊年的饺子就走
了，小时候跟姥爷下地经常路过的坟地
里又多了一个坟头，姥爷从此就永远与
家乡的泥土相伴了。

春去秋来，在我家乡那一望无际的
田野里，小麦和玉米交替生长和成熟，从
郁郁葱葱到片片金黄，可我再也见不到
在田野里劳作的姥爷了。

十八岁那年，奶奶嫁给了比她大
三岁的矿工丈夫，此后至亲中同辈、
子侄辈、孙辈有近二十人先后到矿区
工作。她的弟弟因为矽肺病过早地离
开了人世，她的一个侄子更是在青壮
年便被一次煤矿事故夺去了生命。

“生活苦涩有三分，她却吃了十
分”，这用在奶奶身上一点也不为
过。她八岁丧母，十六岁丧父，自幼
便承担起了抚育弟、侄的重担。婚后
她生育了两儿两女，还有叔公需要照
料，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为了一家人能活下来，“小脚”
奶奶日夜操劳，挖野菜、扒树皮、拾
柴火、洗衣做饭。“你奶奶都是夜里
三四点就起来推磨、摊煎饼，很多时
候摊上两个小时篦子上还一个煎饼也
见不到，家里人多，肚子里没油水，
饭量都特别大。”父辈经常讲这样的
故事给我们听，而奶奶自己却经常吃
不饱甚至吃不上饭，为此落下了病
根。奶奶50多岁便已基本耳聋，颈椎
病痛更是伴随她终生。

生活的艰辛使奶奶养成了节俭的
好习惯。剩下的饭菜，奶奶总是热热
再吃，菜汤兑上点水全部喝掉。在路
上遇到玉米粒、豆粒，尽管行动不
便，奶奶还是弯下腰捡起来。

生活的艰辛还使奶奶养成了整洁
的好习惯。房内房外，奶奶一直收拾
得板板正正、利利索索。尽管病情很
严重，除夕晚上奶奶还是坚持自己换
上了新床单。去世前几分钟，奶奶坚
持自己下床上了最后一次厕所，干干
净净地离开，不给子女添半点麻烦。

生活的艰辛更磨练出了奶奶坚毅
博爱的矿山性格。

爷爷在煤矿工作的30余年里，奶
奶独自承担着照顾家庭的重担，对待
叔公，虽不是至亲，奶奶却如亲父一
般对待，四十年如一日，悉心赡养。
爷爷不管上早班还是上夜班，奶奶再
苦再累，都精心伺候好饭菜，并时时
叮嘱爷爷注意安全。

奶奶后来又把十多个子侄、孙辈
送进矿山。旧社会煤矿安全没有保障

的烙印深深印在她的脑海里，每次见
面，奶奶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嘱大家爱
惜身体、注意安全，并经常给大家
讲北大井透水和七号井过空事故，
一一数说我们村有多少人在两次事
故中遇难，以此警示我们切实注意安
全。

奶奶有个习惯，只要在矿山劳作
的孩子还没回家，奶奶总是坐在村口
守望，每当看到孩子们回了家，奶奶
才放心地回家。每次回家，我都能在
第一时间看到奶奶熟悉的身影。

奶奶收到的最珍贵礼物也来自矿
山。看到煤矿发展日新月异，干了一
辈子煤矿的爷爷很希望到现代化矿井
看看，他的愿望在他去世的前一年
2003年得以实现。在矿上吃饭时，厨
师专门用面给爷爷做了一个寿桃，爷
爷没舍得吃，而是用纸精心包好放在
了贴身口袋里，带回家送给了奶奶，
他要让奶奶也知道现在的矿工是多么
幸福。奶奶接过已挤碎的寿桃，说这
是她一辈子收到的最好礼物。全家人
都激动得泪流满面。

奶奶没进过一天学堂，却深明大
义，从未和邻里吵过嘴、红过脸，谁
家有灾有难，她都尽力相帮。奶奶出
殡那天，和她熟识的邻里都来为她送
行，哭得泣不成声。

奶奶走了，她跟爷爷没给子孙后
代留下多少财富，却留下了崇德向
善、孝老爱亲、自立自强、勤劳俭朴
的好家风，深深影响和泽被着后世。
妹妹是孙辈中第一个参加工作的，中
专毕业正式参加工作前她打了几天的
工，她领到几十元工资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买了只烧鸡送到奶奶爷爷手中，
奶奶爷爷捧着烧鸡时的高兴劲至今深
深印在后代们心中，领到第一份工资
后孝敬奶奶爷爷一只烧鸡也成为其他
孙辈的自觉行动。

奶奶走了，从火化到下葬，我一
一目睹，深知奶奶永远带着笑意走
了，再也不会回来。

“奶奶，祝您在天国里过得
好。”

父父亲亲的的家家书书 □ 柯云路

怀念与感伤 □ 张期鹏

我的姥爷 □ 徐军祥

二大爷讲故事
□ 贾春国

奶奶的矿山情
□ 王 俊清清

明明
时时
节节




	11-PDF 版面

